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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芥子氣化學名稱為二氯二乙基硫，常溫
下為淡黃色至棕色油狀液體，幾乎不溶於

水，具大蒜或芥末氣味。芥子氣是一種高度危險、延遲發作的糜
爛性化學劑，對皮膚、眼睛、呼吸道及免疫系統均有嚴重損害，並
造成終身健康損害。
據美國衞生研究院國家醫學圖書館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網站
多份芥子氣研究論文顯示，皮膚接觸芥子氣後，會在2小時至24小
時內出現紅斑、水泡。吸入蒸氣可損傷鼻腔、氣管、支氣管黏膜，引起
咳嗽、呼吸困難，嚴重時導致肺水腫。若眼部接觸，即便低劑量也可引起結
膜炎、流淚、畏光，重者可致角膜潰瘍甚至失明。大量暴露的情況下，
可引起骨髓抑制、免疫功能下降，增加感染風險。而倖存者中，患有支
氣管擴張和肺纖維化的人患肺癌的風險明顯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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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桐、劉浩、劉振起、李臣的傷痛，
正是芥子氣中毒的典型症狀（見話你
知）。原以為活下來，一切被化學武器
灼燒的痛苦總能隨時間淡去。然而殘酷
的事實是，芥子氣傷害不僅將陪伴他們
終身，還會跟隨着家庭向上一代和下一
代進行代際傳遞。劫後餘生對他們而
言，並不是對未被毒氣剝奪生命的慶
幸，反而是另一種漫長「酷刑」的開
端。

被毀掉未來的孩子
今年83歲的周桐奶奶並沒有太多文
化，但卻對孫子被芥子氣的傷害印象頗
深。「大約有十年的時間，每個月都得
去醫院，一去就是半個月。平日孩子也
總是咳，時常出現迷糊、感冒，感染部
位搔癢。」周桐的奶奶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說，原本健康活潑的周桐因為腿
上的傷口反覆感染，總是往返於學校與
醫院之間。但久治不癒讓原本成績優異
的周桐在初二便退了學。
如今的周桐在外地打工，也曾做過電
腦維修，但長達20年的折磨讓他沉默寡
言，那些皮膚上褪不盡的疤痕和時常發
作的搔癢，讓他苦惱不已。但若有人問
起，他只含糊稱「小時候被化學東西燒
的」。
「周桐是個孝順孩子，我們幾乎每天

都通電話。他擔心我自己在家，總是報
喜不報憂。」周桐的奶奶指着通話紀錄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喃喃地說，「一個人
在外，怎麼會沒有不順心的事呢？」劉
浩的健康狀況也與周桐相仿，皮膚嚴重
潰瘍伴隨他度過了整個青春期。「當時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具體情況，謠傳說孩
子的病會傳染，學校裏同學都不跟他
玩。」劉浩父親說，「至今我和他媽媽
還在給孩子找偏方，我們不知道未來還

有什麼等待着我的孩子。」

被毀掉後代的家庭
李臣的生活也徹
底崩塌了。他

不僅需要面對傷痛的折磨，也
需忍受家人遭人白眼。長期
的病痛壓抑讓李臣精神不
穩，時而自殘，時而掀翻
飯桌。原黑龍江省航務管
理局安全生產辦公室主任宋
偉華回憶稱，一次單位組織職
工家屬游泳，李臣的妻子吳風琴
興沖沖帶着孩子前往，卻在更衣後
被人以「怕傳染皮膚病」為由攔在
池外。她抱着孩子回家痛哭，那份
委屈與羞辱，刻進了全家人的記
憶。年幼的孩子在學校遭同齡人
排斥，哭問父親：「為什麼得這
種病？我在學校都被欺負。」天
真的孩子甚至勸母親離婚，以為這
樣便能遠離傷害。無業又需照顧
丈夫與孩子的吳風琴因此常常到
丈夫單位尋求幫助，原黑龍江
省航道局局長柯長潔無奈地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大家對李臣
的遭遇也十分同情，工作單位在能
力範圍內都第一時間給予解決。

被毀掉幸福的自己
劉振起中毒後久治不癒，雙手反
覆糜爛，甚至在指間產生黏連，五
十多年來他需要一次次前往醫院進
行手術割開。回想起當年在瀋陽
202醫院住院時，他手上潰爛所泡淌
出的體液甚至能把褥子濕透。轉院
到醫療水平更好的北京307醫
院，劉振起每天都要承受換藥
和清創的痛苦。有一次為躲避
換藥，20多歲的大小夥子竟躲
在床角幾個小時不起來，哭着
央求大夫能不能不換了。如今
他70多歲了，每提及往事總會
情緒激動。
面對一直默默陪伴的妻子，
劉振起始終心存虧欠，「別人
雙手是為自己創造幸福的，而
我這雙手50年來給我帶了無限
的痛苦。」劉振起說。

劫後無喜悅 餘生成酷刑

2000 年以來全國主要日遺化武事件(部分)
時間

2003-08-04
2004-07-23
2006-07-05

2012-12

2012

2014-2015

2014

地點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廢品收購站
吉林敦化市蓮花泡林場
黑龍江寧安市施工現場
河北石家莊（為周邊6個臨時
託管庫既往回收物集中銷毀）
江蘇南京（為既往回收物集中
銷毀作業）
湖北武漢（為周邊9個臨時託
管庫既往回收物集中銷毀）
江蘇徐州/浙江杭州（日遺化
武調查作業，分別確認 11 件
和5件日遺化武）

毒劑種類
芥子氣
芥子氣
芥子氣

芥子氣

芥子氣

芥子氣

傷亡情況
1 死、48 傷
2 名少年重傷
多人輕中度中毒

無新增傷亡

無新增傷亡

無新增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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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浩當年被毒彈感染入院治療時的照片。
資料照片

●●周桐的奶奶盧宗蓮接受採訪的過程中周桐的奶奶盧宗蓮接受採訪的過程中
幾度落淚幾度落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攝

●2003年，在齊齊哈爾發
生的「8．4」芥子氣事件
受害者李貴珍，後因醫治無
效死亡。 香港文匯報

新聞調查部 翻拍

●1996年，專家實地考察哈爾濱附近阿城東前
村口發現的各種口徑化學武器。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翻拍

●●遭芥子氣毒害至今的遭芥子氣毒害至今的「「紅旗紅旗」」0909號輪船號輪船
員劉振起員劉振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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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敦化市兩名90後青年劉浩和周桐，是香港文匯報記者能

夠採訪到年紀最小的侵華日軍受害者。儘管他們受到戕害的時間是在2004年，此距日

本無條件投降已近60年，但20多年前的遭遇仍然為他們日後的生活投下長久陰影——

那場突如其來的中毒事故，奪走了他們的健康與無憂的青春，也讓戰爭的殘酷以最直

接的方式延續和闖入新世代的生命。身體的疼痛與心理的創傷交織成無法癒合的傷

口，將陪伴他們一生。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2004年7月23日，敦化市蓮花泡林場，時年9歲的劉浩和12歲的周桐到家
附近一條小河洗澡。前幾天當地下了一場大雨，
這讓小河的水充盈了許多，但隨着河水被沖下
的，還有足以改變他們命運的，一枚填裝了芥子
氣卻幾欲銹穿的日遺化武。

90後頑童戲水遭芥子氣致殘
兩名正在水中嬉戲的少年，被這枚炮彈吸引了
注意。周桐好奇地撿了一根木棍，試探着捅了
捅。突然一股液體噴濺而出，濺在了他的右手和
腿部，一旁的劉浩因為站得比較近，腿上也被沾
染了些許。面對隨液體而湧出的酸臭味，兩名貪
玩的少年並未覺得危險已經降臨，只是在河水中
簡單清洗了一番，便繼續研究起了那枚「臭
彈」。年紀稍大的周桐，還將已經洩漏的炮彈背
在背上玩耍，直到晚飯回家才丟棄。
晚上，劉浩和周桐接觸過炮彈及噴濺到液體的
皮膚，不約而同地出現了紅腫和刺痛。起初家人
以為只是過敏不以為意，簡單地上了一些抗過敏
藥膏。未料到沒有多久，兩人的皮膚傳來了劇烈
疼痛，並起了碩大的水泡。「那些泡，就好像被
開水燙過後起的白泡一樣，但是泡很大，手指和
手指之間已經被泡連上了，沒有縫兒了。被液體
沾過的地方通紅一片，針刺一樣疼。」劉浩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察覺情況不對
的家長，慌忙將之送去敦化市人民醫院。接診的
醫生經過診斷，確認劉浩和周桐是芥子氣中度中
毒。

求醫不癒難忍50載傷痛折磨
年過70歲的劉振起曾是黑龍江省航運管理局
航道工程處「紅旗」09號輪的船員。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他一直刻意藏着雙手。在
接下來的兩個多小時的採訪過程中，他的手始終
沒有碰任何物品。
陪同他而來的朋友解釋說：「他也不知道自己
這雙手何時還會感染，所以他很少用手來接觸外
物。」聽完朋友的解釋，劉振起突然像是下了很
大的決心，將雙手舉在記者的面前。那是一雙布
滿了歲月與病痛交織的手，皮膚粗糙乾裂，左手
尤為嚴重，遍布大片深淺不一的紫黑色瘀斑和潰
爛結痂的瘡口，凹凸不平的瘡面，像是被火焰灼
燒過一般觸目驚心。相對稍好的右手皮膚有明顯
的損傷和色素沉積，關節處皮膚緊繃。而這一切
要從1974年他作為黑龍江省航運管理局航道工
程處「紅旗」09號輪跟船船員說起。
1974年黑龍江省佳木斯市西船塢口因年久淤

積，10月18日「紅旗」09號輪受命進行清淤工
作。10月20日凌晨1時10分左右，船底泥泵發
出撞擊聲，泥漿排出受阻、柴油機停車。同在船
上的原黑龍江省航務管理局安全生產辦公室主任
宋偉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回憶，二管輪肖慶武與
兩名徒弟李臣、劉振起及實習生吳建寧卸開泥泵
檢查，一股混合芥末和臭魚味的味道撲面而來，
幾人頓覺頭暈眼花、嘔吐不止，於是立即上甲板
吹風清醒，雙眼仍紅腫流淚不停。從未接觸過日
遺化武的他們同樣未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經短
暫休息後，肖慶武再下艙探查，發現泵殼中有一
顆頭部破裂正冒黃色氣體和黑色油液的炮彈，四
人徒手將炮彈清理出來。
凌晨3點，接觸過炮彈的李臣再感不適，其餘
三個人也面部呈黑紫色。凌晨5點交班時，李臣
手背已經開始發紅起水泡發癢，劉振起的手腫如
小饅頭。李臣下班後到佳木斯中心醫院求醫，沒
有防化診斷經驗的值班大夫，按普通程序給與其
消炎止痛藥。不過，當同船的35名船員均出現
不同中毒反應後，大家終於意識到了不對。「船
黨支部及時向上匯報情況，船長四處聯繫醫院，
最後判斷為毒彈中毒，需去軍隊醫院救治。」宋
偉華說，黑龍江省航運管理局為此對船上的9名
臨時工延續了勞務合同期限，以便進行觀察中毒
情況，但到 1977 年這些船員中毒症狀仍未消
散，「毒素在持續不斷地毒害着他們，他們中普
遍出現視力下降，咽喉、氣管、肺部經常發炎等
現象。」宋偉華說。

日遺化武屢肇禍
長期投身於日軍遺棄化學武器研究工作的黑龍
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曉燕曾走訪調查過「紅
旗」09號輪中毒船員的情況，船上的35名中毒
者，已有多人去世，平均死亡年齡僅約50歲，
其中有3人死於肺病。這其中便包括肖慶武與李
臣。更多受害者都選擇遠走他鄉。
高曉燕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事實上自
20世紀五十年代起，中國東北地區便不斷出現
日遺化武傷害事件。1945年秋，黑龍江齊齊哈
爾市富拉爾基一帶百姓前往原日軍倉庫「撿洋
落」（即撿拾外國人遺棄的物資，此處專指日
軍 編者註），導致多人芥子氣中毒；1950年8
月，原黑龍江省第一師範學校修建校舍時挖出兩
個毒劑罐造成人員傷亡；1987年10月19日，一
重集團毒劑致害事件中10餘人被殃及。即
便進入2000年，相關事件仍時有發
生，只是範圍擴大到東北地區以
外（見表）。

80年前，迫於戰敗撤退時的時間壓力及為掩蓋製造和使用化學武器公然違反《海牙公約》的事
實，侵華日軍匆匆將大量化學武器草率遺棄，數量之大、範圍之廣，世所罕見，為戰後中國百姓生
命健康和經濟恢復與國家建設，帶來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外交部早前稱，日方挖掘回收日遺化武
16萬餘枚、銷毀約13萬枚。這意味着有3萬枚日遺化武仍未得到處理。而據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OPCW）第九十四屆會議發布的報告數據稱，僅吉林省哈爾巴嶺尚估計有超過33萬件遺棄化武等
待挖掘和回收。隨着時間的變化，日遺化武的「安全性」正在降低，如同隨時解除封印的魔鬼，正
在逐漸展露獠牙。 掃碼睇片


